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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曾经有大批热血男儿加入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

南闯北浴血奋战打天下。 他们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投身革命事业，肩挑重

任，在义无反顾地担起侍奉老人、养育小孩的重任的同时，还要承受敌对势

力对她们的种种残酷迫害，历尽艰辛才熬到革命胜利。 她们的丈夫有的战

死沙场，有的进城做了高官，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人另成新家，这些曾经对

革命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原配便陷入尴尬的境地。 她们是一群战斗在后方的

无名英雄，既是伟大的母亲，又是革命的功臣，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很少有

人再记起她们。 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写此书以表达对这些被遗忘的母亲的

崇敬之情与深切的怀念。

书中的主人公“竹花”生于乱世，幼年父母双亡。 婚后丈夫加入了共产

党。 先是公爹、儿子被杀，家被烧毁，地被霸占，后又被追杀，她带着两个女

儿和婆婆东躲西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后投靠亲戚给人家做家务多

年，历经坎坷，尝遍人间酸甜苦辣。 好不容易盼到新中国成立，她翻了身，当

了国家的主人，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却已和别人结婚生子。 接二连三的打击

并没有把竹花击倒，她一如既往地顽强拼搏，勤奋吃苦，宽容大度，善待众

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赢得了众人的敬佩。

书中的主人公借用的是母亲的名字，一是因为明年既是母亲一百周年

诞辰，又是母亲离开我们三十周年，我想借此书纪念永远无法忘却的母亲；

二是我平生对竹子情有独钟，竹挺拔有节，风过不折，雨过不蚀，遭严寒临危

不惧，遇暴风坚韧不拔，故舍不得另更他名。 虽然这部小说借用的是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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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又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请读者不要

把书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妄加联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后人了解过去的历史，同时教育我的后代要

学习先辈正直、顽强拼搏、助人为乐的精神，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任劳任

怨，勤勤恳恳，本分做人，干好本职工作，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家人及诸多亲朋好友和乡亲提供了大量的素

材，特此致谢！

作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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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径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怜伦学凤凰。

———王安石

一　 竹子开花

在豫西山区有一个寨子，寨子不大，住着几十户人家。 寨子里的人大都

姓孟，这个寨子叫孟寨。 孟寨的北边、西边和南边都是深沟。 北边的沟坡上

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竹子，竹林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沟底直通北寨门。

西边沟深而陡，且长满了荆棘。 寨子四周修了一圈高高的寨墙，寨墙上长满

了酸枣树。 这个寨子有两道门，北寨门比较小，只能走人，南寨门高大宽厚。

出了南寨门临着寨墙有一条车道，大约有一丈宽，可以走马车，是这个寨子

的主要通道。 车道的南边又是一条深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到天黑，

两个寨门就关上了，外边的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进得寨去。

孟寨北边的沟底有一条河，这条河是从北边凤凰岭的泉眼里流出来，流

到了孟寨东北边的伊湾之后，因为被伊湾那高高的寨墙挡住，只好顺沟向西

从孟寨的北边流去，到了孟寨的村西边又被西边的桃花沟的寨子挡住，就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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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孟寨又向南流去。 这条绕来绕去的河围着孟寨转了大半圈，几乎成了孟

寨的护城河。 这条河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名河。 我之所以叫它无名河，

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个正经名字。 住在河北边的官驿村的人叫它南河，住

在河南边的孟寨、霍村的人又叫它北河，河东边的伊湾的人叫它西河，河西

边的桃花沟的人又叫它东河。 平时，河里的水并不深，在孟寨北边的开阔地

带，河水有两丈多宽，水也只是到人的小腿肚那里。 河中央立着一排又高又

大又平整的石头，是南来北往人们过河的通道。 在河的北边有一座龙王庙，

龙王庙旁边也有一个小泉眼，整天汪着一池清泉。 这泉水冬暖夏凉，一年四

季，每当过路的人走累了、渴了，都要坐在龙王庙旁边歇一歇，再到池子里捧

一掬清水，慢慢地喝下去。 那水清凉甘甜，沁人肺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疲

劳都赶跑了。 但是，到了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这条温驯的小河一下子就变

脸了。 滚滚的山洪携带着泥沙和大大小小的石头像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

上奔驰而下，被洪水冲下来的石头大的像碾盘、像牛犊，小的像鸡、像鸭，洪

水过后，河床上、河沟两边的坡上到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 有人将平整

的石头搬到孟寨北边的开阔的河边做洗衣石，那里便成了大姑娘、小媳妇聚

集的主要场地。

因为从伊湾北边那里往北都是狭窄的深沟，沟窄水深流急，再加上两边

都是怪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峭壁，所以河北边的官驿、河东边的伊湾，所有的

人家，无论春夏秋冬，所有的脏衣服都要挑的挑、挎的挎，拿到孟寨北边这里

来洗，更不用说本来离河很近的桃花沟及两面环水的孟寨，她们边洗、边说、

边笑、边闹，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别提有多热闹了。 特别是那些小孩子最

喜欢跟着大人到河边洗衣服，因为他们不仅可以用大人们的竹篮子打捞河

里的鱼、虾，还可以在水里抓螃蟹。 秋天，他们在沟边的地头上摘山枣、柿

子。 到了夏天，他们还可以光着屁股在清凉的水里打水仗、疯玩。 人们把那

些已经洗好的衣服就顺手搭在身边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石头上晾晒。

晒完衣服人们再顺手掐一点水芹菜，跑到上游的清水处洗净，用头巾包好。

这时候，洗过的衣服也差不多都晾干了。 收好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

冲得干干净净早已晒干的篮子里，就陆陆续续地叫上孩子回家去做午饭了。

孩子们虽然不想走，但疯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只好恋恋不舍地跟着大人往

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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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寨有个会绣花的巧媳妇，住在寨子的南边，离南寨门不远。 家里宅子

为东西走向，前后两个院子。 前院靠西边是一处四合院，四合院东边住着婆

婆和小姑子，西边住着巧媳妇两口子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北边有三间厦子，

一间做厨房，一间放粮食和杂物，还有一间放了个织布机，南边因为迎着大

门，只有两间房，住着巧媳妇男人的弟弟老二。 前院东南边的过道直通后

院，后院挺大，北边有两间草房，紧挨草房的是一个磨棚。 草房的一间放农

具，另一间喂牲口，南边是一大片密不透风的竹子。 后院的东边有一个小门

通往后街，后街有个水塘，一些有老人或小孩需要经常洗屎涮尿的人家不想

跑远路到北河去，便会到水塘里去洗涮，也有人经常到水塘里洗大粪桶。 水

面上经常漂浮着厚厚一层绿茸茸的水草，到了夏天，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

的腥味。 正是这水塘滋润着孟家的竹园，使竹子长得格外茂盛。

这媳妇的公爹过世早，她男人也不是个理家的好手，下边还有一个弟

弟、一个妹妹，所以在她过门前，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直到这个媳妇进门后，

靠着她的善良贤惠、勤劳能干，特别是心灵手巧，这个家的日子才渐渐有了

起色。 她做的针线活在附近的村子里是很有名气的。 那些日子过得还可以

的人家，遇到娶媳妇、嫁闺女，或者是给老人做寿衣，就都来找她。 为了赶

活，她经常绣花绣到鸡叫头遍才睡，躺下刚打个盹，就又起来做饭。 这媳妇

为人十分实在，帮别人做针线活从不张口向人家要什么回报，但农村人厚

道，也从来不会叫她白做。 大户人家给点钱，一般人家大多是给一点粮食或

几个鸡蛋、红枣什么的，有的实在拿不出什么，就干脆欠个人情，她也从不计

较。 她做的这些针线活，一般都订有日子，要得很急，只要人家张开口，哪怕

是通宵不睡，她也决不耽误人家的日期。 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了，她就让

她的小姑子过来搭把手，渐渐地她的小姑子也学会了绣花。 虽说没挣下多

少钱，这媳妇倒是落了个好人缘。 有时候她去河边洗衣服，还没走到河边，

只要被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瞧见了，她们便飞也似的跑过来，抢着要帮她洗，

弄得她很不好意思。 后来她就专拣阴雨天去洗衣服，因为别人洗衣服都是

拣好天气，阴雨天一般不会去，她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更不想欠人家的情。

再者，阴雨天光线不好，在家绣花做针线活也怕做不好，正好趁机去洗衣服。

话说到了 １９１６ 年，这媳妇怀上了身孕。 就在这年秋天，他们家发生了

一件小有轰动的事，引得左邻右舍纷纷前来观看。 农历九月十九，这媳妇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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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名女婴。 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家后院的竹子突然开花了。 大家都知道，

竹子是很少开花的。 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竹子开花，全家人都很惊喜。

老太婆更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逢人就说：“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见

过竹子开花，这花肯定是为俺孙女开的，俺孙女就叫竹花吧！”村里人听说

了，三五成群地跑来看稀奇。 一时间，家里人出人进，像赶大会一样热闹。

有些老人就说：“这闺女一生下来就惊动了花仙，将来不定是个啥命哩！”也

有人说：“竹子一开花就会死掉，是很不吉利的。”果然过了不久，那些开过

花的竹子便纷纷干枯死掉了，那家男人一气之下便砍了所有死掉的竹子。

她的奶奶嫌竹花这名字不吉利又给她改名叫占，但她娘不在乎这些，说：

“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罢了，竹子虽比不得桃红柳绿，但它四季常青，朴实

坚韧，长得又挺拔秀气，有啥不好的。”便不想改名，从此这女孩便有了两个

名字，大名叫竹花，小名叫占。 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些留在地下的竹鞭上又

发出了许许多多的竹笋，到了秋天，又是郁郁葱葱一大片繁密茂盛的竹林，

一家人自是十分欢喜。 村里一位先生说，这叫死而复生，必有后福。 不过，

这闺女恐怕要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一辈子，遭受不少磨难，吃尽人间苦头。

俗话说，有苗不愁长。 在奶奶疼、姑姑哄、爹亲娘爱中，这小姑娘幸福地

长到了三岁。 到了三岁那年，她的叔叔娶亲了，四岁那年，姑姑出嫁了，她娘

给她添了个妹妹，叫葱花。 到了秋天，叔叔家也添了一个女儿，家里越来越

热闹了。 由于添人进口，加上时局动荡，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

男人指靠不上，巧媳妇只好多接些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长年起五更搭黄

昏没日没夜地赶活，使她积劳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竹花从小就看着她娘绣花、做衣服，后来就慢慢地对刺绣产生了兴趣。

开始只是坐在娘身边，静静地翻着那本已经发黄、夹了许多花样的旧书，询

问娘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鸟，看着看着，便翻出压在褥子下边的红纸，用剪

刀比画着剪了起来。 心灵手巧的小竹花剪着剪着就剪出了花样，而且剪什

么像什么，把她娘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到了六岁多会穿针引线了，就学

着她娘的样子绣起花来。 开始只是先打底，然后让她娘再往细处加工，后来

就可以独自绣花了。 她先是在自己上衣的大襟上绣了一棵竹子，接着又在

妹妹的上衣大襟上绣了两棵小葱，还在她堂妹的上衣大襟上绣了几朵桃花，

全家人惊喜得不得了，异口同声称赞竹花比她娘还厉害。 她的奶奶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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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到吃饭时，我就想起葱花衣服上那两棵葱，真想拔下来就馍馍吃。”

在她娘的精心调教下，竹花渐渐掌握了各种花样所需要的不同针法：什么用

平绣，什么用丝工绣，还有辫子绣、锁子绣、打子绣、堆绣、贴绣、破丝绣等，以

及色彩的搭配。 竹花学起这些来，是一点就透，一学就会。 特别是竹花对色

彩的搭配很有眼光，她搭配出来的色彩特别耀眼，加上竹花做起针线活来又

格外细致认真，所以，不到两年，竹花的手艺就赶上了她娘，有时，甚至比她

娘绣的还要好，因为她娘的眼神已经大不如前了。

二　 严书兴家

凤凰岭在中岳嵩山和龙门山的夹峙处。 凤凰岭上边是一大片一眼望不

到边的树林，往下的山坡上则是满山遍野的鲜花和野草，到了山脚下就是一

层层的梯田。 那里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据说古时候是

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休息的驿站。 大约在明朝初期，有一户姓林的人家

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此地，慢慢繁衍生息，这里逐渐扩大成了一个村庄，这

个村庄叫官驿村。 后来又来了一户姓黄的，住在村东头，再后来又来了一户

姓王的住在村子的西北角，东沟住着几家姓张的，还有一家姓关的住在西

沟。

官驿村在方圆十来里地算是一个大村，住着上百户人家。 它北靠凤凰

岭，南蹬无名河，东边以河沟为界和闫洼隔沟相望，西边直到杨树沟村边的

另一条干沟，南北有四五里长，东西有二里多宽，北高南低，顺着坡势有一大

片土地。 北坡的沙土地很适合种花生、黄豆、红薯和棉花，其余东、西、南三

边的土地都很肥沃，一年夏秋两季，种什么庄稼都长势喜人。 因为北边靠着

山，到了夏秋季节“偏雨”常至。 俗话说：“偏雨偏财。”加上地多人少，村里

有不少大户人家都请有长、短工。 官驿村是怕旱不怕涝，雨下得再大都顺沟

流走了，绝对涝不了庄稼。 反而是雨水越多，庄稼长得越好。 但是一旦遇上

大旱，就有可能颗粒不收。 不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十分常见。

官驿村有东西走向的三条半街，分别是南街、正街、北街和后街；南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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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两条街，为东街和西街。 平时人来人往，比较热闹。 村西头有棵大皂角

树，长在路边上，树身有两搂来粗，到了夏天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冠像一

把大伞，庇荫着人们，一群老人在树下纳凉，小孩在树下嬉戏玩耍，也有一些

媳妇端了针线筐来树下纳鞋底子。 皂角树的北边搭着一个戏楼，戏楼前边

是一大片空地，逢年过节唱大戏，那就更热闹了。 除了本村的人，邻近的杨

树沟、云沟、张沟、伊湾、孟寨、闫洼、王沟甚至桃花沟的人都会跑来看戏，一

些卖小吃的小商小贩也都跑来助兴，一边看戏，一边卖东西，一片繁荣景象。

在戏楼的旁边是一座茶房，后来这座茶房改成了铁匠铺，远近村子里的人经

常来这里打铁器。 村子里的人不管姓啥，世世代代都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在官驿村的北街住着一户人家，姓林，掌柜叫严书。 这一户人家在官驿

村算不上大户，人少，地也不多，要不是严书打小会做点小生意，他们家连中

等人家也算不上。 这个村本来有两口井，一口在村东头，另一口在村子西南

角的大车院里。 大车院是过去的大地主留下的最大的院子。 后来林严书从

正街搬到北街住，嫌离那两口井都太远，就在自家门口挖了一口井，这口水

井比较深，而且下面全是麦饭石，所以水特别清，也特别甜，后来大部分的村

民就都喜欢到这里来挑水。 林严书在大门两边砌了两排青石条磴，每天早

上，鸡叫头遍就有人来这里把水桶排成长长的队伍，而人们则坐在林家门口

的青石条磴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闲话。

说起这户人家话就长了。 这林严书家原本也住在正街。 林严书的父亲

林君香，生有三子。 严书是长子，次子严道，三子严士。 四叔林君信膝下无

子，后来林君香将严道过继给他。 林严书因家道贫寒，幼年只上过一年私

塾，后来接连添了两个弟弟便辍学回家跟着父亲种地。 俗话说三岁看老。

这林严书自幼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打记事起，就整天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虽然年纪小，但干什么活都有板有眼，像模像样，而且干净利索，比有些大人

干得还出色。 大人们都夸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他自己也暗暗下定

决心，要凭自己的能力脱贫致富，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有一年冬天，地里的活干完了，才七八岁的严书在家闲着无事，他不想

和别的孩子在村里胡混着玩，就和大人一起去临涧赶集，这一去，使他大开

眼界，而且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临涧是一个大镇，离官驿村有十几里地，前后有好几条街。 正街从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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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有一里多长，两边都是高高低低的店铺，有卖五金的，有卖杂货的，有卖布

匹绸缎的，还有点心铺、银货铺、粮店、饭店等。 一个店面挨着一个店面，真

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按规矩这里农历逢双日子赶集。 单日子时街上的

人不是太多，到了双日子，那些赶集的人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进行交

易，到处是卖东西的，更多的是买东西的，整条大街上人挨人、人挤人，来来

往往，十分热闹。 林严书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地方，兴奋极了。 他心里

想：我应该到这里来赚钱，决不能像俺爹那样整天趴在地里出死力，还填不

饱肚子。

林严书是个办事果断的人，想到了就立即行动。 但他不知道，像他这样

小的年纪，手里又没有本钱，能做什么生意？ 他需要去集市上好好考察一

番。 于是就在下一个赶集日，天刚蒙蒙亮就悄悄地起床直奔临涧去了。 他

没敢告诉爹娘，是怕他们不同意阻拦他。 这天天气格外好，有些勤快的人已

经上路了，严书就和他们一道往集上奔。 有人就问他：“你一个小孩子家起

这么早去集上买啥呀？”“啥也不买，想去转转看看。”严书说。 那些人就说：

“临涧那么远，来回要跑二十多里路，你不买东西去瞎转啥哩？ 小心碰上坏

人把你给拐走了。”严书笑了笑，不再说话，只是一路小跑地向集上赶去。

话说林严书到了集上，看到集上已经有不少人了。 他转来转去，连南河

的牲口市和东沟的粮食市都转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干的事。 他

也曾去那些店铺打听过，人家那些店铺收徒弟是有规矩的。 首先，得有熟人

介绍，这个还好办，可以想办法托熟人，关键是进店当学徒前几年是没有工

钱的，只管吃住，而且也只是打个杂，跑个腿，学不了什么真本事。 严书不想

搭这个工夫，更不想寄人篱下。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他转了大半

天，肚子也饿了，这才想起早上走得急，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带干粮。 他有些

泄气，看来适合自己干的事不好找，钱也不是好赚的。 他有些迷茫，怎么办？

打退堂鼓，他不甘心，但干什么，他心里又没有一点儿底。 正在发愁，忽然听

到一声吆喝：“卖蒸馍啦！ 刚出锅的热蒸馍啊！”他顺着喊声望过去，看到一

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正吃力地提着一篮子蒸馍在叫卖。 他悄悄

地跟在小男孩后边仔细观察，只见小男孩挎着一个大号的藤条编的篮子，上

边搭着一块小棉被，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包。 有人来买蒸馍了，他先用一只

手接过钱放在胸前的小包里，然后又掀开白棉被，一股热气立即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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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索地抓起一个蒸馍，递给那个人，又赶忙盖上，还用手拍了拍棉被，生怕

盖不严实，蒸馍凉了。 严书看得清清楚楚，那块棉被上留下了小男孩不少手

印，像印花一样不均匀地撒在白棉被上。 白棉被显得有点脏，但是，那些买

蒸馍的人并不在乎这些。 小男孩走了半条街，满满的一篮子蒸馍便卖完了。

林严书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他心里想，剩下的那半条街就等着买我的

蒸馍吧！

林严书顾不得腿疼肚子饿，兴冲冲地赶忙回家，一进门就拉住娘说：

“娘，你明天就给我发一大盆面，后天一早蒸一篮蒸馍，我要去临涧卖蒸馍，

我要给咱家挣很多的钱。”他娘说啥也不同意。 一来临涧太远，大人来回走

一趟都嫌累得慌，何况他一个小孩子，还要提一大篮蒸馍；二来天气越来越

冷，走那么远的路，再热的蒸馍也凉了，谁还会吃哩！ 俩人正在争论，林严书

的父亲回来了。 林严书又转身缠住父亲，把他在临涧的见闻原原本本给父

亲讲了一遍，然后又说了他的想法。 他父亲林君香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对

他娘说：“我看可以叫他试试，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叫他出去闯闯。

男娃子出去长长见识也好，免得像我这样一天到晚只会翻土坷垃，一辈子没

出息。”然后又回头对严书说：“咱们丑话先说前头。 如果你卖蒸馍挣钱了，

过年给你做身新衣服；如果赔了，今年一冬明年一春直到收麦，你只准喝汤，

一口馍也别想吃。”严书高兴地说：“一言为定。 不过挣了钱，我不要新衣

服，你得给我买个算盘，我要学会打算盘，为将来做生意做准备。”他父亲高

兴地说：“好，只要你有志气，不怕吃苦，那咱们就拉钩吧！”两人拉了钩，事

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严书娘忙着发面，严书爹忙着找一些废木板，

给严书做了一个木箱子，木板是桐木的，很轻。 在箱子的两边钉了两个耳

柄，耳柄上穿了一条宽带子，这样背起来就会勒得轻一些。 严书娘还用洁白

的新布、新棉花缝了一个和箱子一样大的棉袋子，把蒸馍先装进棉袋里，然

后再放进箱子里，这样就是到了中午，蒸馍也不会太凉。

第三天，又是逢集的日子。 严书娘一大早就起来蒸了多半箱子馍。 天

蒙蒙亮，严书起来吃了点饭，背起馍箱就要上路。 他打开箱子一看只有多半

箱馍，就不高兴地问他娘为啥不装满，他娘笑着说：“今天是第一天，先少背

点，省得你卖不完还得再背回来。”他爹也说：“先试试吧，临涧这么远，装多

了怕你背不动。”严书不高兴地说：“你们还是信不过我，我有的是力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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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馍也能背得动。”但说归说，他娘只蒸了这么多馍，再说啥也没用了，严书

只好背起箱子就走。 想起那个男孩的棉被脏兮兮的样子，严书又顺手拿起

一块干净的蒸馍手巾放在馍箱里。 他爹说送他一程，严书倔强地说：“我自

己的事自己干，不用你们操心。”

严书背起馍箱向临涧快步走去。 刚走出村头，他往天上瞅了瞅，月亮还

在西边天上挂着。 他知道，今天肯定是个好天气，但冬天的早晨还是很冷

的。 走到南河，一股冷风顺着河沟吹了过来，打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生疼生

疼。 河水也结了冰，但他浑身是劲，并不觉得冷，只是加快脚步向沟南的坡

顶上爬去。 刚爬上坡顶，他觉得眼前忽然一亮，抬头向东方望去，一轮红日

从灿烂的朝霞里射出了万道金光，满山遍野都是一片金黄，仿佛披上了一件

金色的外衣，他的心里激动万分。 他迎着太阳，踏着金色的大地，大步流星

地往临涧赶去。 走着走着，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他肩上背的箱子也渐

渐沉重起来。 他不得不一会儿把带子换到左肩上，让箱子背在后背，一会儿

又把带子换到右肩上，把箱子抱在胸前，就这样换来换去，但他始终没有把

箱子放下歇一会儿。

终于看到临涧了，前边有两条岔路，一条通往街西头，一条通往街东头。

林严书停下脚步想了想，他想起那个卖蒸馍的小男孩住在街西头，是从西往

东走，他不能跟在他的后边，他要从东头往西走，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蒸馍。

于是，他朝东头的那条岔路走过去。 到了集上，他也学着那孩子的模样，一

路走，一路喊。 果然，还没走完半条街，蒸馍就卖完了。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

忽然感到又累又饿，这才想起，他竟然没有给自己留一个馍。 他再看看街两

边，卖烧饼的、卖杂烩汤的、卖油条的，还真不少。 各种各样的小吃飘来阵阵

香气，他更饿了。 他口袋里有卖蒸馍的钱，但他舍不得花，他要把挣来的钱

一分不少地交给娘，证明自己的成功。 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转身踏上了回

家的路。

林君香对大儿子其实很不放心。 从他出门的那一刻起，林君香就一直

悄悄地跟在他后边。 严书赶集心切，一路上只顾往前赶路，却从没有回头，

所以也就没有发现他爹。 看到严书要回家了，林君香这才紧走几步，追上严

书说：“孩儿，跑了半天啦，你不吃点东西就回去啊？”严书连忙捂住口袋说：

“我不饿，我想回去吃俺娘擀的红薯面条哩。 爹，你怎么也来了？”林君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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